
文摘·新材料 15
2019年07月16日星期二编辑：康源校对：王培娟美编：王祯磊

“从企业数量来讲，中国碳纤维企业的数量占到全球
的67%，我们叫‘数量强国’；从需求来讲，中国在全球也
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产能在全球来看非常小，占比大概
8%—9%。”

据说，这个数据还是国人的乐观统计。报道显示，
2018年我国碳纤维产能约2.6万吨。但根据产能利用率
计算，日本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新兴国家/地区碳纤维产
能约1.6万吨，中国碳纤维产能约1万吨，缩水过半。

而比产能更尴尬的数据则是产量。据行业专家统计，
2017 年我国碳纤维需求量 2.3 万吨，总产量约 6000 吨；
2018年我国产碳纤维总产量约8000吨。网传“日本1家
企业可年产碳纤维4万吨，中国30家仅产7000吨”并非虚
构，我国被冠以碳纤维“产量弱国”并非空穴来风。

企业数量如何跑到全球首位
打开搜索页，输入“碳纤维企业数量”，清一色的“中

国碳纤维制造企业50强名单”弹出来。有资料显示，中国
碳纤维企业数量最多时可能近80家。

碳纤维被誉为“新材料之王”，含碳量在90%以上的高
强度高模量纤维。耐高温居所有化纤之首。如此让人着
迷的新材料，其生产工艺也异常复杂，技术要求高、能源
消耗大、生产成本高昂。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准入门槛很
高的烧钱行业。

为何中国却有近 80 家企业前赴后继地加入这个行
业？

中国碳纤维研究始于60年代初，但由于当时国际环
境恶劣，且西方对于碳纤维这样的军民两用技术对中国
高度技术封锁，加上国内资源紧张，碳纤维的相关研究工
作进展相对有限。

直到1975年，通过20多家研究所和企业共同攻关，终
于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在之后的几年里，国家累计投入
2600多万元，用于碳纤维的研发和生产，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部分国防军工的需求，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1999年，国家要大力支持发展碳纤维的消息在内部
流传开来，无疑，这让早已被吊足胃口的企业家们想要从
碳里掘金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

2001年1月，两院院士师昌绪给时任国家领导人写了
《关于加速开发高性能碳纤维的请示报告》，重新点燃了
中国碳纤维的发展之炬。尤其自2007年起，短短几年间，
碳纤维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场跑马圈地的争
夺战随即硝烟弥漫。

一时间，全国各地宣称产能超过1万吨/年的项目先
后陆续开工建设，部分地区的政府和企业甚至不惜巨资，
在碳纤维产业已整体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还在密集上马
新项目。

光威当时作为国内第一家实现T300碳纤维量产的企
业，不仅进入了国家“863”项目，还承接了部分国家军工
订单，可以说是行业里闪闪发光的明星企业。光威复材
常务副总经理王文义回忆道：“2010年左右让我最印象深
刻，感觉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建碳纤维生产线甚至很多与
碳纤维八竿子打不着的企业也要搞碳纤维。”

这些“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企业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使
“幸运”如光威，那也是在烧掉近30亿元后，直至2015年
才开始实现盈利。

一直让科研人员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全国性的
碳纤维热，导致企业盲目重复投资建设了一批批碳纤维
生产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日本碳纤维降价后，一些
小企业因竞争力不足，备受打击。发展到现在，一些历史
遗留问题仍在不断暴露。

2017年，浙江泰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
破产。2018年，沈阳中恒也宣布破产。据国家碳纤维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梁华分析，这两家碳纤维企业破
产的原因在于产业规模和资金实力不足。

碳纤维是一个运营周期很长的行业。起初不少企业
建厂瞄准了军用需求，但是国防军用的需求十分有限。
目前中国还剩大约20家碳纤维企业。相比之下，美国有2
家，日本有3家。有专家认为，中国需要未来有效产能达
到万吨级的3—5家碳纤维企业就够了。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碳纤维行业正逐步进入洗牌的良

性发展阶段，行业龙头呼之欲出。但与国际碳纤维企业
相比，国产碳纤维的数据始终一言难尽。

国产碳纤维产能、产量成谜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但华南和苏北的春天可完全不

一样。
2019年春节刚过，华南诸多厂家没从招工难的抱怨

声中缓过来，坐落在江苏连云港的中复神鹰就以一纸“调
价通知”华丽开启了新一年的财务目标。

中复神鹰“调价通知”表示，由于近期受环保成本的加
大以及各种原辅料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公司碳纤维生
产成本不断上升，已经影响到公司正常的产品供应。为
了给客户持续稳定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高质量的售后
服务，经研究，公司决定于2019年4月1日起，将所有型号
碳纤维产品价格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上调5%。

对于这个解释，各界做出多种猜疑，中复神鹰是否在
为行业洗牌树立自己的权威？难道干喷湿纺的生产成本
并不占有优势吗？还是说号称的6000吨产能无法实现？
咬文嚼字终归无益。

在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
定金看来，环保及原辅材料成本上涨或许只是一种解释，
但中复神鹰碳纤维涨价也并非师出无名。“根本原因还是
市场需求牵引的结果，最近日本东丽的T700级碳纤维也
在涨价，中复神鹰此举是对高性能碳纤维涨价趋势预判
后做出的市场策略调整。”

市场之外，便是中复神鹰自身的产能产量之战了。据
业内人士表示，中复神鹰理论产能6000吨/年，但因品种
调整等原因，市场需求巨大的干喷湿纺高性能碳纤维目
前实际上只能达到4000吨/年产量，而供不应求的供需关
系也让中复神鹰更具涨价资格。

国内碳纤维供货量最大的一个企业，产能与产量之差

都如此之大，更何况那些难以打开市场的碳纤维企业，其
产能又能代表什么？

说回到2010年左右的全国性碳纤维热，大多宣称产
能超过1万吨/年的项目，其产量并没有兑现，沦为“雷声
大、雨点小”的业内笑柄。截至2012年，我国已经建成的
碳纤维产能在10000吨左右，而真正的产量却只有2000多
吨。这仅有的20%的产能利用率，正是我国碳纤维行业产
业化技术还远远没有过关的真实写照。

据统计，目前我国碳纤维千吨级生产线共11条，五百
吨级生产线9条，一至四百吨级生产线17条。历经一个

“五年”计划后，我国碳纤维产能号称达到2.6万吨，产能
利用率在30%左右徘徊。

张定金表示，在一个内部会议中，就有国家相关单位
工作人员警醒国产碳纤维产能利用率如此低，是否产能
过剩？

“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所有中国碳纤维企业的产能
放大性加起来，量还赶不上日本一家企业的50%。”

归根到底，国产碳纤维的市场牵引力还是太弱。正如
徐梁华主任一再呼吁，只有找到我们自己的高端需求牵
引，碳纤维产量的增长才有意义。”

扩产已成定局 中国碳纤维走向何方？
2018年8月，苏北的晌午艳阳高照、闷热难耐，整座城

市仿佛都昏昏欲睡，但中复神鹰负责基建的席玉松兴致
高昂，或许是青海西宁的西境之美感染了这位机械专家。

席玉松笑着表示，他不习惯对着摄像机接受采访，自
己更喜欢的是画图纸，然后看着一条条生产线搭建、开车
运行。他刚承接了一个大项目，中复神鹰需要寻找一块
新的宝地，公司产品供不应求，扩产迫在眉睫。

2019年 2月 25日，“中复神鹰总投资50亿，年产2万
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落地西宁”的消息在正月里飞速传
遍了碳纤维行业的各个交流群。

或许这个信息早在坊间有过流传，比起3月份的涨价
公告，这个消息稍显风平浪静。

2019年3月26日，光威复材披露2018年财报，公司实
现全年营收13.64亿元，同比增长43.63%，其中碳梁营收5
亿占比近4成，军品业务比重首次降到一半以下。

而在财报发布前后，光威复材先后发布2份公告：决
定批准公司在包头设立子公司，并作为实施主体研究拟
订以大丝束碳纤维为主要产品的碳纤维生产项目的投资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设方案；批准光威复材在墨西
哥设立子公司，并作为实施主体研究拟订碳梁生产项目
的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设方案。

不难看出，光威复材入行20年来，已经进入加速成长
期，公司业务规划和战略布局经调整后，碳梁将是光威极
其重要的一个方向。

与此同时，远在东北黑土地的吉林碳谷大丝束生产线
正朝20000吨/年的产能冲刺，大丝束碳化线则从2000吨/
年向下一个阶段迈进。

据吉林精功总经理庄海林表示，自从公司立项大丝束
碳纤维项目后，光威复材就抛出了橄榄枝。2018年年底，
吉林碳谷正在运行的一条大丝束碳纤维原丝生产线，正
是专门为光威生产碳梁拉挤板而开车的。

如此看来，风电叶片碳梁的原材料——大丝束碳纤维
90%以上依赖进口的局面或将得到改善。

一边是少数几家碳纤龙头企业一片欣欣向荣，一边是
数十家碳纤维中小企业或委曲求全或破产倒闭，2030年
全球碳纤维需求量将达到29万吨，又有多少国产碳纤维
企业能坚持到那时呢？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碳纤维与日本沥青基碳纤维
发展轨迹相似，未来5—10年将会完成一轮大浪淘沙，行
业格局或将重塑。这是每一个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市
场终将会给出判决书。

在这个“资本+市场”紧密结合的时代，无论是越做越
强的龙头企业，抑或还在顽强坚持的“小作坊”，其实大家
都能猜想到结局。但不管结局如何，我们都应当对这些
为国家关键材料付出青春甚至生命代价的所有“大国之
材”怀以敬畏之心。

(来源：新材料在线)

国产碳纤维迷局：
左手是全面扩产，右手是超低产能利用率

国外对我国碳纤维总产能预期远低于我们自己的统计数据

2018年我国碳纤维产能主要分布图

国产碳纤维份额占比逐年缓慢上升


